大衛的城      撒下5：6-10
    耶路撒冷的名稱是將兩個城市的名字結合在一起：耶布斯（Jebus）和撒冷（Salem，意“和平”）。撒冷這個地名出現在《創世紀》14章，是大祭司麥基洗德的住處，他為來到這裡的亞伯拉罕祝福。大約在前1000年，大衛王率領以色列人征服了該城，向南擴建了城市，並定都於此，並更改成今天的名稱Yelushalayim（耶路撒冷）。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對大衛說：「你若不趕出瞎子、瘸子，必不能進這地方」；心裏想大衛決不能進去。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，就是大衛的城。當日，大衛說：「誰攻打耶布斯人，當上水溝攻打我心裏所恨惡的瘸子、瞎子。」從此有俗語說：「在那裏有瞎子、瘸子，他不能進屋去。」大衛住在保障裏，給保障起名叫大衛城。大衛又從米羅以裏，周圍築牆。大衛日見強盛，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。（撒下5：6-10）
　　今日的耶布斯人也在輕蔑地嘲笑神的兒女，聲稱即使是耶路撒冷裡的瞎子和瘸子，也能打敗大衛。然而大衛被聖靈充滿，這代表神的兒女將獲得強烈的膏抹，使他們能更加放膽（徒4:31）傳講神的話，對抗一切邪靈的權勢和抵擋神計畫的人。耶布斯人的靈是被神咒詛的，它的結局已經指日可待。
   「耶布斯人 」意為「踹穀者」，踹穀就是將穀粒和穀糠分開的動作，通常是由牛在踹穀場上進行踹穀，踐踏鋪在地上的穀粒。因此我們可以引申：耶布斯人的靈就是踐踏別人的靈。內心被耶布斯人的靈所沾染者，通常就是那種會毫不猶豫貶低和羞辱別人的人。身為主的羊，我們都有分辨祂聲音的能力，知道何時是神透過人說話，何時則是天然人「奉神的名」說話。身為主的羊，我們都能進入永生，這不僅僅是免下地獄，而是在永世裡得著獎賞，與神合一。
 　　耶布斯人不瞭解，每個信徒都能得到真正的永生。他們最拿手的是設下限制，他們很會告訴別人何者不能做，藉此限制別人的生命。他們最不會的是教人認識自己的潛能，知道自己可以成為甚麼和做甚麼。今日的耶布斯人在世俗領域給予「普通」信徒許多自由，但繼續把屬靈領域的自由和潛能，保留給特選的少數人。
　　耶布斯人不明白，神是透過「死而復活」來運作。神先用審判的話「殺死」一切與祂相違的事物，這話像把劍，在我們裡面摧毀一切和祂本性相反的東西（來4:12）；然後使我們在祂裡面復活，得著新的性情。這個「死而復活」的過程在我們一生當中不斷進行。耶布斯人對「死」的部分知之甚詳，卻不太瞭解「復活」的部分，因為他們認為信徒不配擁有復活的生命。
　　在使徒行傳第3章中，彼得和約翰醫好一個在聖殿美門口討飯的瘸子：彼得說：「金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：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！」於是拉著他的右手，扶他起來；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，就跳起來，站著，又行走，同他們進了殿，走著，跳著，讚美神…。（徒3:1-11）
　　彼得拉著他的右手，扶他起來。這動作和耶布斯人所做的剛好相反，因為耶布斯人所致力的，是把人壓下去，不是扶人起來。「基督徒」的希臘原文，是從「膏抹」這字而來，因此基督徒應該是向人傳輸「先知性恩膏」的人，使人進入神給他們的先知性呼召中。這膏抹是實在的東西，是在靈界裡真實存在的。
　　當瘸子被醫好之後，他就行走，和使徒們一起進入聖殿（8節）。這意味真實的使徒性恩膏和先知性恩膏（分別由彼得和約翰所代表），能使一個信徒自己行走，不再依賴別人。如今這瘸子可以自己自由進入聖殿讚美神（8節）。他進入一個和神的直接關係中，這直接的關係是耶布斯人所強烈反對的。
耶路撒冷又稱為錫安，意思是指她是堅固的堡壘。她原本是耶布斯人盤踞的堡壘，就是律法主義的堅固營壘。直到大衛攻取了錫安，耶路撒冷就成了神同在的保障。錫安保障只能自己攻取，別人幫不上忙。要攻取我們裡面的錫安保障，只能倚靠主的力量，和十字架的法寶才能攻取。這樣我們的心靈才會成為真正的耶路撒冷，是萬王之王的京城，是永恆的保障。
我們是今天的大衛，不但要勝過非利士人，勝過我們屬肉體的邪情私慾和老我的巨人，還要能趕除耶布斯人，就是躲在我們裡面錫安堡壘中律法主義的邪靈，批判人，壓制人，使人瘸腿的邪靈。
倚靠耶和華的人，好像錫安山，永不動搖。 （詩 125:1 ） 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，說，來吧，我們登耶和華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 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，我們也要行他的路。 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，耶和華的言
語必出於耶路撒冷。 （彌 4:2 ）
